《李宗仁回忆录》 （下册）笔记

所谓“武汉事件”，

1928年秋冬，江西主席朱培德面临共党束手无策，兵力只有6个团，朱与我愿意合作剿共，蒋不乐意。蒋有’养寇自重“之心。

蒋扶持湖南鲁涤平，武汉的部属（第四集团军）18军长陶钧、19军长胡宗铎以及夏威征讨鲁。我则从南京密逃至沪.本来，李济深在粤（世间认为粤桂一家），互为犄角，蒋有忌讳，不敢用兵打武汉的第四集团。但李听从吴稚晖、蔡元培的劝说，到南京作说客，被扣在宁。
武汉的夏、陶等人，心不齐。而李明瑞被蒋收买。李、白、黄从不同地点逃至梧州。

之后我寓居香港，昔日败将、旧军阀孙传芳、张宗昌、陈炯明、沈鸿英求见，我恐南京借题发挥，婉言谢绝。

蒋派来桂的俞作柏、李明瑞号召成立赤色政权，我们乘机回到广西。时南京蒋氏又将矛头对准第二集团军冯玉祥，收买其部下石友三、韩复渠。

1930年春，蒋与阎、冯关系破裂。阎邀各路人物赴并商议国是。汪系的陈公博、西山派的邹鲁、谢持也参加。北平扩大会议，推举阎为全国海陆空总司令，冯、李、张学良为副司令。后张被蒋收买，阎、冯失利。蒋氏声势如日中天，粤军陈济棠、陈铭枢也率粤军攻打桂军。张发奎低落消极，而黄绍竑息兵下野。适张学良被蒋收买，阎、冯一败涂地。
我们击败滇军卢汉，击败李明瑞。李逃至江西与朱、毛汇合。恰逢蒋囚禁胡汉民，粤军遂与桂军通好。李济深被囚，陈铭枢（蒋广鼐、蔡廷锴）、陈济棠（实力派）和好。粤籍孙科、古应芬来依附。这时，1931年5月28，广州成立国民政府，汪为主席，唐绍仪、汪、孙科、李、邹鲁、李烈钧、唐生智为委员。拟再次北伐讨蒋。
  恰遇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军占领沈阳。粤宁合作，蒋氏下野。
  蒋三次下野前，都要杀要人以泄愤。1927年下野时杀军长王天培、赖世璜，1931年为邓演达，1949年遭殃者为陈仪。

  三地同时举办国民党四中全会，南京为蒋派主持，广州是孙派，上海是汪系改组派。12月22日，四届一次会议在南京，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，孙科为行政院长。1932年1月，汪蒋又合作，汪成为行政院长。
    1935年，共军从江西出来，渡湘江。先遣部队为肖华率领，后在白崇禧的驱赶下，入贵入滇如川。

  1933年。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、蒋广鼐、蔡廷锴在沪一战成名，而蒋欲退让，广东陈济棠与蔡有怨，受激进“民主派”徐谦、谭平山、章伯钧、沈钧儒的鼓动，闽方成立人民政府，废除青天白日旗。南京派蒋鼎文率军，一举打败蔡，十九路军瓦解。
  1936年，陈济棠在广州导演“六一运动”。原来，胡汉民俨然西南物望，德望素著。1936年5月，胡病逝，邹鲁离穗住港，陈济棠连我通电全国抗日，蒋氏派兵征讨，陈部属分裂，陈下野到港。
    八年抗战：

“9,18”是日本少装派的冒险尝试，不属于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。1937年的7月7日“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攻陷中国的最后一击。我写出《焦土抗战论》以文，粤桂做到了彻底抵制日货。至此全国民意沸腾，要求一致对日。西安事变后，剿匪内战停止。淞沪会站，蒋意气用事，激战3月，是抗战中牺牲最大、战斗最惨的一役。日军投入30万人，战车200辆，飞机00架，大炮300门。我军兵力70万人。蒋、顾祝同、陈诚，张发奎、朱绍良等。南京守城，用唐生智，被日军一击即溃。
 蒋不能将将，也不能将兵。凡蒋所指挥各役，如北伐中的武昌之围，南昌之围，淞沪大战、之后的东北辽沈战役、淮海战役，无一胜利。
中央任命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，住辖徐州辖管山东以及安徽、苏北。我寻徐祖贻为总参谋长。下属有韩复渠、于学忠、韩得勤、庞炳勋，全是杂牌军。韩复渠只想保存实力，不愿卖命。后被蒋枪决于武昌。（台儿庄，属枣庄。近徐州，也近临沂市。）张自忠受辱蒙冤来我部打仗，川军邓锡侯、孙震无人受领来第五战区打仗，立功。
 台儿庄一役，孙连仲在我死令下死守，汤恩伯来援，日军死伤在2万以上，掩埋尸体2000余具，是新式日本陆军空前的惨败。举国若狂，笼罩全国的失败气氛一扫而空。日军一阻于明光·、再挫于临沂、三阻于藤县，最后大战与台儿庄。蒋氏也说“你居然能指挥杂牌军”！
自1937，12，13日南京失守，到1938，5，19日徐州放弃，使得日军无法打开津浦路。冲淡了南京失守后的悲观气氛，延迟了汪兆铭的“低调俱乐部”的卖国行动。
在徐州，结识美驻华使馆上校武官史迪威。他为人豪爽，有战将气概，深受唯武器论和物质主义的熏陶，对中国抗日悲观。认为法国设立了马其诺防线，德国不会发动欧战日本不会打击美国。其后多次说“你说对了”。
在武汉治疗时，在东湖疗养所多次遇到周恩来、郭沫若。武汉守卫战，胡宗南不听我指挥。

1938年12，18日，汪在河内发表反对抗战公告。他虽然投敌，但是也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日的勾当。他的部属张发奎、黄琪翔仍是抗日柱石。

襄樊战役，我任第五战区司令，驻豫、鄂之南阳襄阳。汤恩伯自恃嫡系、不听我令。他飞扬跋扈、不守法度，河南百姓说，宁愿敌军来烧杀，不愿汤军来驻扎。也不听江浙同乡蒋鼎文的指挥。后我部移至老河口，百姓穷苦、教育差，天主教势力雄厚，襄樊一带为我固守，日军攻下宜昌。
1939年9月初，希特勒进攻波兰，欧战爆发。我向苏联使馆和广西左派人士分析时局，认为德国必然进攻苏联，日美大战会爆发。

第33集团军张自忠（原属冯系）司令战死战场，仍呼唤“报答国家、报答长官”----受恩与我。

1941年12，8日，珍珠港事件爆发，太平洋战事发生。美英法同时对日宣战，民心振奋，抗敌信心大增。

在老河口，办“第五战区干训班”，整顿民团，交接杂牌军。自1941年豫南鄂被战役到1943年秋，日军未敢再犯第五战区。
1943年9月，蒋派刘峙接替第五战区司令，生活腐化，不敢冒矢石之危，“千金之子，不坐垂堂”，他是“庸人多福”，胆小如鼠，敌人也说“欢迎常败将军”。仅4个月日军攻占襄樊、老河口。

蒋多疑忌才，对我明升暗降，专设汉中行营主任。也深合我意，6年来戎马倥偬，案牍鞅掌，实愿休息。表面直辖第一、第五战区，实际无权。
1944年6月，同盟国在诺曼底登录，德军败退。这时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，他深信斯大林的“中国无共产党”之说。魏德曼接任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。（史与蒋不和），我修书，建议美国抓紧进攻，不必请苏联攻打日本，苏联必然要分配二战成果。但是美国没有听取我的意见。

抗战分析：

1945，8，10日，日本投降。汉中也锣鼓喧天。我百感交集，落落寡欢。以将功成万骨枯。前途荆棘甚多，中央私心自用，宵小横行。

日本，首先错误是“企图征服中国”，志大才疏，徒有野心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、坂垣等几个中下级军官挑起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之前竟然不知道。后“卢沟桥“事变无法收场，又没有大举称兵，乘势发力。陷入持久战，必然泥腿深陷，坐以待毙。
日军的长处，陆军训练精良，战斗力强，用兵行阵，一丝不苟。将官士兵，脚踏实地。有武士道精神。

我军优点，哀兵作战，人民补给，同仇敌忾。不怕吃苦。缺点----未受训练，军纪废弛，驱羊喂虎，伤亡很重。营养不良，战斗力薄弱。到处抓兵。
中央失误更多。“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“。蒋一人当国，重在排除异己。全是因人设事，以政府名器做酬庸。与中央对立的粤、桂、晋，川、滇的地方治理反而要好，摇摆的湘（何健，思想陈旧，无政治理念，但因为中央不敢调换，做8年省主席）、鲁（韩复渠。略识之无，政治落后，也是8年主席），荆棘建设还有所进步。
而与中央最接近的鄂、赣、豫、皖诸省最糟糕。湖北，7年5人省主席----夏斗寅、张群、黄绍竑等，贪污成风，一条公路也没有，人人有“五日京兆”之心。

蒋先生故意让党、政、军对立，用中央军监视杂牌军，让杂牌军打共军，互相消耗。还有，共党根据地恰在赣、鄂、豫、皖，这里正是中央掌控地区。而中央掌控力度薄弱的鲁、川、滇以及湘粤反而没有共产党的力量。豢养特务、实试暗杀，杨杏佛、史量才、杨永泰、张宗昌、孙传芳、吉鸿昌、唐绍仪、以及李公仆、闻一多、邓演达，赖世煌、王天培。拘禁张君砺、胡汉民、李济深、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邹韬奋等。
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，武器精良，气焰嚣张。地方军受排挤，武器窳劣，面有饥色。战役安排，死守沪宁，也是错误。我直接请示，“由我们任第五战区司令，请不要直接指挥我的部属。”蒋果然做到了。
第八编，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

国民党溃败大陆，与对日军受降、以及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一错再错有关系。日军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。我建议在初露端倪时就要向被推进。我建议用黄绍竑。蒋的亲信陈诚、蒋鼎文、顾祝同、刘峙、张群、张治中全是不敢勇于行事之人。陈诚任军政部长之后，排除异己，培植私利。大兵之后，苍痍满目，哀鸿遍野，而当国者以国事逞私欲，国民党政权不瓦解，真是无天理了。
蒋任命我为北平行辕主任，空头职务，个机关仍听命于中央。接收实为劫收，择肥而噬，，汉奸帽子满天飞，借口敲诈，浑水摸鱼，食品大缺，街面无煤无米出售，日军缺粮，事关国家颜面，连齐白石也来讨要大米。
斯大林占领东北后，本应3个月退还中央，他故意拖延，拆卸物质，让共党进入。而中央派来的熊式辉只是敷衍做官，东北局面严重了。华北，中央的部队是高树勋、马发五、胡博涵的杂牌部队，不听孙连仲指挥。华北的傅作义治事勤勉、从政廉洁，是杰出的行政人才，。1946年6月，国防部成立，白为部长，陈诚为参谋总长，实权在陈。内战初期，唯一胜利是傅作义夺回张家口，从贺龙手里。
1947年元旦颁布宪法，将召集“行宪国大”。7月，熊式辉去职东北行辕主任，陈诚接任。战局更加恶化，法币贬值，一泻千里。我告知魏德迈，经济问题重于军事，他颇为然。我虽名义为华北最高长官，但将领们泰半为“天子门生”，“既不能令，又不能命”。进退维谷。

1947年冬季，国共何谈破裂。中央裁出保定、张家口行辕。傅作义来北平人华北剿匪总司令。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。
1948年3月拟开国大，我拟竞选副总统，并告知白崇禧、黄旭初、甘介侯。白、黄坚决反对。之后，报纸又登出程潜、于右任、莫德惠也参选副总统。蒋直言要我退出，鼓励孙科竞选。4.20日副总统选举，第一轮，我得票754，孙科559，程潜522.于右任420.  29日再选，我1438票，孙科1295票。  就职典礼仪式上，蒋要我们穿军服，他却是中国马褂，故意让我难堪。
  急转直下的内战——

 东北形势，按雅尔塔会议，苏联在日军撤退之后3个月退出。蒋要滇缅直系来接收，缓慢，林彪从烟台渡海，吸收伪军，建立地方政权。1947年6月，白崇禧、陈明仁在四平打退林彪。之后，由卫立煌任东北行辕总司令，蒋直接越级指挥，大败于锦州。蒋拘禁卫。
平津战役，傅作义不得不与共军言和。淮海一带，原由汤恩伯指挥，后分由刘峙、杜聿明分任司令。后因刘不负众望，改由杜、邱清泉负责。二人皆天子门生，志大言夸，骄纵不堪，守株待兔。而陈毅、刘伯承以遥遥围困术，围而不击。邱不救杂牌军黄伯韬。至淮海一役，国军精锐伤逝殆尽。

1949年元月，蒋见局势不可逆转，决意下野，推出我与中共周旋。1，24日，在总理纪念周就职。
我急于和孙夫人、李济深，民盟的张澜、章伯钧、张东荪见面，他们原来反共后来成为共党的朋友。
孙科和CC派为了打击我，把政府从南京搬至广州。
我与斯大林和解，不得。美又决意放弃蒋政权。

我对共产党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皆有，中华民族毕竟十多年没有内战啊。如果美国支持我们划江而治，必然是南部依靠美国，北部仰苏联鼻息。那样，我是怎样的罪人呢？
陈诚人台湾省主席之后，将国库的黄金、美元、银元约五亿美元全部运至台湾。
蒋先生最不可恕的是破坏江防计划，宠信大脓包汤恩伯，集中兵力于上海。我和白崇禧本意设防于南京和浙赣。陈毅和刘伯承一日竟行军200华里，势如破竹，国军几无抵抗。我怀疑是蒋故意开门揖盗，故意让我下台。宋希濂不听何应钦之令，自己将部队从常德撤至恩施，竟然说“老总要我这样做的”。
西北，共军是彭德怀。傅作义说，军心民心已去，胜败乃指顾间之事，抵抗乃徒增军民苦痛。董其武投降。中央军胡宗南不救二马。马鸿逵大骂胡军，租陈纳德飞机运走金银财宝到港，在美做寓公。（其兄马鸿宾投降共军，做宁夏副主席。）马步芳只身逃至机场，后到麦加流亡。陶峙岳易帜共军。
何应钦辞职后，行政院何人来做？  我推荐居正，CC系阻碍。未在立法院通过，蒋推荐阎锡山，阎善于观风转舵，手腕圆滑。7月中旬，蒋飞来广州，成立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，自任主席。此举加速时局奔溃。他还让汤去宣布，“汤接任朱绍良人福建省主席”，朱愤愤不平。张发奎有意扣留蒋，被我制止。我宴请蒋在广州迎宾馆用餐，蒋经国要尝食后才能上桌，啼笑皆非。
他私自把防守海南海军调到台湾。我决定教训他一番，“以国家元首身份与之谈话”。历数“军事北伐、政治南伐”、河南民谚“宁可敌军来烧杀、不愿汤军来驻扎”。厉言斥责，他紧张尴尬。

10月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重庆。张群、吴忠信、朱家骅意欲我辞职搬蒋出马，我故意拖延。在昆明，卢汉邀我扣留蒋，我未答应。

1949,11月，我决意赴美治胃病。黄绍竑、卢汉投共，胡宗南只身逃出。白崇禧在广西被打败，第七军和第四集团军旧部，片甲不留。我欲守海南岛，蒋则撤兵。

蒋先生统兵、治政的本领极端低能，但使权谋、用诈术则天下第一。我了解顾维钧只身个敷衍客。

1958年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来函，意欲保存史料。我欣然承诺。

最后对国共两党政权略作分析：

大陆十年以来渐趋稳定，急欲工业化，不无躁进之嫌。国势日振，举世瞩目。国乱百余年，民穷财尽，今日差得以建设机会，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，无蹈我等昔日旧辙。我个人戎马半生，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。
（唐德刚后记：自1958年暮春至1965年初夏，我与李先生合作，写下中英文二稿。
我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、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。郭德洁也是个闲主妇。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。我就安心这默默无闻、薪金低微、福利全无、无助职业前途的工作。仍是传统文人|沉溺所好、不通时务旧癖，对我这样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、奉养老亲、扶助弟妹来说，一言难尽。李于1965年7，20日返回北京，本书出版就费尽周折了。  ）
